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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从一 位 友 人 那 里 得 知 ，一
个同 志 在 某 专 业 方 面 的 水 平 处 于
他所 在 单 位 佼 佼 者 的 地 位 ，但 在
实行 自 由 “组 阁 ”时 恰 恰 未 能 入

“ 阁”，被 挤 到 一 个 与 他 的 专 业
毫不 相 干 的 行 当 上 去 了 。在 原 来
的专 业 上 ，他 是 羊 群 里 的 骆驼 ；
在现 在 的 岗 位 上 ，他 成 了
骆驼 群 中 的 小 羊 。其 故 安
在？原 因 就 在 于 他 是 那 个
专业 的 “骆 驼”，而 那 位
“ 组 阁 ”的 则 仅 仅 是 该 专 业

上一 只 气 度 极 小 的 小 羊 。
他极 度 的 苦 恼 ，但 没

法子 说 话 ，为 什 么 ？因 为
他所 在 单 位 的 上 级 的 一 位

首长 说 过：“有 啥 法 子 ？
自由 ‘组 阁 ’嘛 ，人 家 喜
欢要 谁 就 要谁 ；人 家 不 愿
意要 你 ，能说 他 违 法！？”

听到 这 件 怪 事 ，很 自
然就 叫 人 想 起 方 成 同 志 前
些年 画 的 那 幅 题 为 《武
大郎 开 店 》的 漫 画 来 了 。
在武 老 大 的 店 子 里 ，工 作 人 员 都
是些 比 桌 子 还 低 的 矮 子 。为 什 么
呢？难 道 这 里 是 小 人 国 ？非 也 ！
高大 个 儿 有 的 是 ，只 是 因 为 “我
们掌 柜 的 有 个 脾 气 ，凡 是 比 他 高
的他 都 不 用 ”罢 了 。

上面 说 的 那 位 “组 阁 ”的 ，

在用 人 方 针 上 与 《武 大 郎 开 店 》中
的“武 大 郎”，可 以 说 相 同 到 了
同出 一模 的 程 度 了 。

过去 我 们 的 人 员 配 备 ，完 全
由上 级硬 派 ，颇 有 一 点 封 建 包 办
婚姻 的 味 道 。管 你 愿 意 不 愿 意 ，
乔太 守 乱 点 鸳 鸯 谱 ，领 导 的

朱笔 一 点 ，人们 就 得 在 一 起
工作 ，过 日 子 。

“ 捆 绑 不 能 成 夫 妻”。
这是 至 理 名 言 。所 以 ，现 在
人事 制 度 改 革 ，首 先 就 把
“捆 绑 夫 妻 式 ”代 之 为 “自 由
组阁 式”。这 无 疑 是 很 对
的。但 自 由 “组 阁 ”绝 不 能
弄成 《武 大 郎 开 店 》，把 能
人、高 手 都排 诸 “阁 ”外 ，
尽留 一 些 水 平 低 于 自 己 的 、
便于 “领 导 ”的 庸 才 在 身 边 。
这样 子，“领 导 ”倒 是 好 “领
导”了 ，但 要 搞 出 象 穆 铁 柱

那样 的 巨 人 才 能 干 出 的 成 绩
来，恐 怕 是 绝 少 可 能 的 。

《 武 大 郎 开 店 》式 的 所
谓自 由 “组 阁 ”之 不 利 于 我 们 的 事
业，那 是 自 不待 言 的 。那 么 避 免
把自 由 “组 阁 ”搞 成 《武 大 郎 开
店》有 没 有 法 子 呢？法 子 是 有
的，那 就 是 ，绝 对 不 要 让 “武 大
郎”担任 那 一级 的 “总 理”！不
给“武 大 郎”“开 店 ”的 权 力 。

古都 秋 色 里 （ 散 文 ）

省建钢 窗 厂　金玉 声

阳光从轻云的罅隙
里射下来，照在镀 了 金
的行道树的叶子 上。街
心花 园还满 是葱绿 ，流
芳溢彩的菊花次第开放 ，和姹紫
嫣红的月 季交相辉映 ，若不是凉
爽的风从渭 河那边吹来 ，让叶儿
们唱起秋歌 ，我倒真 以 为 是春天
呢！

人们 穿着 色彩艳丽 的服装 ，
两眸 中露 出 欣喜的 光 泽，默默地
迈着 轻快的步 子 ，仿佛每个人的
心中 都有无限的 快乐 。我看 见一
对年轻夫妇迎面 走来 ，丈夫的 手
里提着一 兜水果 ，妻子一面 走 ，
一面给天真的 孩子 回 答着各种各
样新奇 的 问 题 。

突然 ，我听见一个清脆 的童
音问道：“妈妈 ，什 么 是 幸 福
呀？”

是啊 ，什么是 “幸福”呢 ？
年轻的 妈妈语塞 了 ，她美丽 的大
眼睛 里掠 过一丝慌乱 ，歉意地看
着女儿一双充满期 待 的 小 瞳 仁
说：“幸福 就 是……就 是……去
问你爸爸吧。”

生活 的节奏就这样，象造型
优美的 流 线型轿车 ，首尾相接而
又悄 然无声地从我 身 边 轻 盈 流
过，只 有鸽 哨柔和的 啸音 回旋于
耳际 。

当我走出 南 门 却另 是一番景
象：一 条通往新建体育馆 的大道

正在抢修 ，人声、车声、压路机
的轧轧声和抑 扬顿挫的夯声，汇
成一片繁 音 巨 响 。经 过 疏 浚 的
护城河闪 着粼粼的波光，浮起新
筑的 城堞和繁 忙的人群的 倒影 。
忽然 ，我听见一阵吵 嚷 之声，不
禁好奇地挤 过去看 ，原来 是一位
青年 民工正和一位老年 民工大声
争吵 ，两个人都是外县 口 音 。

“……您 已经五十开外了 ，
等环城公 园修起来 ，还不晓 得您
老在不在 世 ，那 么 认真千啥？”
那青年 民工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这
是包 工活 ，返工 又 不 另 给 工 钱
的！”

老人显然 已经 动 了 肝 火 ：
“ 你说个啥？咱这辈 人 就 这 脾

性，干啥都讲个德！咱 总不能前
腿走 后 腿就塌哩！你们 今晚就 是
得拆掉重砌 ，明 天一 早交 工 。人
不够就算上我一 个 ，额外再 给你
派五个人。”

那青年无可奈 何地说：“你
是队 长 ，你 叫 拆 就 拆 吧。”说
完，朝工棚 那边 去了 。我这才注
意到 这位 当 队长 的 老 民工 ，的 确
两鬓 都已经斑 白 了 ，也许是因 为
工程太忙 ，顾 不 得洗理，白 粗布
的马夹上尽是黄色 的汗斑和紫黑

的污泥 ，连胸脯上也全
是泥 巴 ，头发和胡 子都
长得很长 ，更增添了他
的老态。能显示他不竭

的精力 的 除了一双青筋 暴突的
大手之外 ，还有两道铮亮 的 目
光。

走出 人群，我又迈步 在笔
直的 大街 上。不知怎么 ，我总
忘不了 刚 才那一 幕，那位 民 工
老队长竞会给我留下如此深刻
的印 象；我总忘 不 了高高 的城
墙，仿佛那每一块城砖都使我
看见了 浸透他们 的汗水；我总
忘不 了在秋风 中萧萧而下的落
叶，它们 总依恋着树根不肯远
去，宁愿在这 里化作泥土；我
总忘 不了那可爱 的孩子 向 她年
轻的 母亲 提出来 的 问 题：究竞
什么 是幸福 ？

也许 ，若干 个秋天 以后 ，
她已经长大成人，和朋友们一
起漫步在 “霜 叶 红于二月 花 ”
的古 都环城公 园 里时 ，她一定
会真 正懂 得幸福 的含义，可她
绝不会 知道那位 和别 人争 得面
红耳赤的 民 工队长将带着 他手
下的 人在今夜苦战一个通 宵 ，
就如 同 我不能想象 前 辈们 的惨
淡经营 。

我在这古都的秋色里沉思
着走去 ，前面 己 是坦荡 的 陵 园
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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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晓 岚 轶 事《四 库 全 书》的 总 编
纂者、乾 隆 年 间进士 纪
晓岚 ，是 我 国 历史 上著名 的 学者。他 学富五车 ，
才高八斗 ，历来为 世人所称道。据清朝 野史载 ：
乾隆皇 帝在选 纪 晓 岚为 四库全 书总 纂官时 ，殿试
其才 学。应 对之余，乾隆忽 出 一联命对之。乾隆
上联：“两碟豆”，纪对下联：“一瓯油”；乾隆 忙
改口 说：“林 间 两蝶斗”，纪亦 随机应变：“水
下一鸥游”。乾 隆叹服 。

乾隆戍 申 （1788）年 ，清廷 工部遭受火灾 ，
命尚 书 金简修 复。因古制工部也称水部 ，尚 书 沿
司空 之职。有人做一上联云：“水部火灾金司 空
大兴 土木”。十一 字 中 含金木水火土五行在 内 ，
许久 无应对者。一 日 ，纪晓岚去 一个官居 中 书舍
人的 河北 同 乡 家做 客 ，席 间 ，同 乡
偶然谈 及 ，赞为 绝对。纪 略 一 凝
思，说：对也不难 ，只是有 屈足下
了，随 口 而 出：“北人南相 中 书君
什么 东西”。以 东西南北 中对金木

水火土 ，不可谓 不妙 ，
宾主 相视大笑 。

一日 ，纪晓岚去给
一词 林名 士 的 太夫人贺
寿，该名 士 请 纪做 诗 以
祝。纪慨 然应允 ，铺纸
挥笔先书：“这个婆 娘
不是人”一句 ，满座大
骇，纪 呵笔续 之：“九
天仙 女下 凡 尘”，众
始莞尔。及转句 又写 ，

“生下儿 子去做贼”，
众复愕 然。纪又从容写
完：“偷 得 蟠 桃 寿 母
亲”，满 座宾客无不捧腹 。
话。

林明 师
此寿 辞一 时 传 为 佳

设计

（ 申 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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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前有个县官 ，饱食
终日 ，无所事事 ，一天酒足
饭饱 之后 ，想寻找开心 。
于是他把衙役们 召 集 起来
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听说近
来笨蛋不 少 ，限 你 们 三
天，给我老爷捉拿两个笨
蛋来 ！每人赏 他们 四十大
板。倘 若过期 拿不 到 ，每
人赏 你们 四 十大板。”说
完他大摇大摆地走 了 。

衙役们 领 了 县 老爷 的
“ 令”，不敢 怠慢，分 头

去找 ，但到 哪 里 去找 ，都
心中 无底 。

第二天晌午 时候 ，见一个人掮
了一袋子粮食骑 着驴 走过来 了 ，有
个县 衙上前问道：“客 人 ，你为 什
么掮着粮食袋子 骑 驴？”那 人 答
道：“我爱我的 驴 ，我把粮食袋 子掮
上，驴 身上就轻 了。”衙役们心 想 ：
这才 是个笨蛋。于 是说：“好 ，我
们县老爷叫 你去有话讲。”

骑驴 的 随衙 役一 同 来 到 县衙 ，
衙役喊道：“回 禀老 爷 ，第一个笨
蛋拿到 了 ，请 老爷过堂。”县 老爷

升堂坐 定 以 后 ，手 指骑驴
的问：“他是做 什 么 的 ？是
怎么 个笨 蛋 法？”衙役答
道：“他是粜粮食的。他
心疼 他的 驴 ，自 己 把粮食
掮上却 又骑在驴 身 上。”
县老 爷 听完说：“对呀 ！
这正 是他心疼驴 的 表现 ，
怎么能说他 是笨 蛋？”衙

役抢 上一 步说：“老爷 ，
第二个笨蛋 也拿到 了。”
县老爷 把 身 子 向 前一倾
问：“在哪里？”衙役手
指骑 驴 的 说：“他应该叫
驴把粮 食驮上 ，人跟在驴

后边 走 ，这才 能 减 轻驴 身上的 重量 ，
象他那样骑 上驴 掮 粮 食 ，从 形 式上
看，驴 没有驮 粮食 ，但实际上人和粮
食的 重量都在驴 身 上 ，而 老爷您却说
他做的 对，所 以 这 第二个 笨 蛋 就 是
您。”县老爷 听完 衙 役的话 ，把袍袖 一
摆说：“退堂”。衙役忙说：“老爷 ，
把那些笨蛋 怎 么 办？”这 时 县老爷 把
眼睛一瞪 ，鼻 子一横 ，一 拍 警 堂 木
说：“笨 蛋 ，放 了。”

（ 牛 全 海 搜集 整 理 ）诗海采珠

等闲 识 得 东 风 面　万 紫 千 红总是春

朱熹，是南宋著 名 的 理
学家。这位儒家夫子 ，有时
也能写 出 一些耐人寻味的 诗
来，他的 《春 日 》即 为 一
例：“胜 日 寻芳泗水滨 ，无边
光景一时新。等 闲 识得东风
面，万紫千红总 是春。”写
作者在一个春光明 媚 的 日 子
里到泗水边 春 游 ，寻 赏 春
花。放眼望去 ，无边无际的
景色都焕 然一新。这 时 ，作

者猛然领悟到
一个道：自
己之所 以 轻 而
易举地认 识到
春天 的 真 面
目，是 因 为那万 紫千红 的 鲜
花，全 是 由 春风点 染的 啊 ！这
里寓理于景 ，发人深 思：要
想入胜地 ，寻 芳花 ，探 求 明
媚的 春光 ，必 须 不辞辛苦 ，
不失 时机 ！　（曾 文 ）

拽
着
晨
光
问
山
水（
外
一
首
）

王
承
颜

饮
口
山
泉
水
，

擦
亮
探
矿
锤
，

远
了，
匆
匆
的
脚

步
，

测
旗
映
得
群
峰
醉。

一

路
上
，

山
雀
枝
头
闹
，

野
花
含
喜
泪
，

小
草
蒙
着
落
叶
偷
眼

瞧
，

晨
风
寻
着
脚
印
追

探
矿
者
哟
为
寻
梦
中

的
宝
山
，拽

着
晨
光
问
山
水。

大

山

挺
着
干
瘪
的
胸
膛
，

闪
着
铁
石
之
色，

金

属
之
光。啊

，

大
山
哟
是
焦
渴

的
，

焦
渴
的
皮
肤
皱
裂，

野
草
萎
萋
而
枯
黄。

然
而
，

从
她
乳
房
似

的
峰
头
，却

挤
出
滴
滴
乳
浆
——

滋
养
着
山
下
桃
红
柳

绿
，

哺
育
着
两
岸
苗
肥
谷

香
…
…

夜大 准时 开课
浙江　沈 钰 浩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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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四库 全 书 》是 清代著
名学 者 纪晓岚等一百六十余
人花 费 十年功夫编 辑而成 的
一部 书 。该 书分为 经、史 、
子、集 四集 ，共计收 书三千
四百七十种 ，七万九千零一
十六卷、三万六千零七十八

册。它是我 国 最大的 一部 丛
书，所收典籍十分 丰富。这
部书可称世界上页 数最多 的
书，如将其摊开 来 逐 页 相
接，可以 绕地球一又三分 之
一圈 。

（ 光 中 辑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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